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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系七
九级二班，这个被教育部评为

“先进班级”的集体共有50名
学生。四年大学生活中，他们
结下了深厚的情感。在那个
没有电脑、手机的年代，这些
兄弟姐妹们一起学习、上课、
运动。如今，他们在各自的岗
位上都颇有建树，或是大学教
授，或是警官、检察官。弹指
一挥间，经过三十年的悲欢离
合，再聚首时，依然相见如
初。就像大家说的：七九二是
永远的大家庭！

七九二的故事七九二的故事

西北政法学院（现改为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系七九级
二班，是一个令人十分怀念的集体。共同学习生活的四
年，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每相聚，大家总有无尽
的话题。

是什么东西令人难以忘怀？有人说是一种精神。那
是一种什么精神？以我之见，如果用最简洁的词汇来归
纳总结，就是四个字：团结，向上。

团结
说到团结，必须首先回顾一下这个班学生的构成。

恢复高考，七九级是第三届，也是西北政法学院恢复招生
的第一届。1979年9月中旬报到，全班50个同学，年龄上
下相差12岁，来自西北五省不同地区。进校时20岁以上
只占二分之一，有五年以上工作经历，享受职工助学金的
占三分之一，直接从农村考入的占四分之一。

就是这样一个颇具多样性的集体，年龄大的自然成
为班委会的基本构成（也被诟病为老人政治）。大同学在
生活上关心小同学，率先垂范；小同学则在公益活动中一
马当先，吃苦耐劳。

1980年春天，学校开展学雷锋活动，班上组织到公交
车站帮助清洗车辆，为此学校奖励了 30元现金。怎样使
用这笔“巨额”班费，也动了一番脑筋。最终决定租一辆

卡车，放上联椅，同学们去乾陵旅游一
天，令其他班羡慕不已。

1981年秋天，学校传染痢疾，来势
凶猛。许多同学不幸被传染，或宿舍、
或学校医院、或传染病医院，打针吃
药。有一天上语文课，全班只有四、五

个人在教室。语文老师误以为学生们故意不来听课，甚
为恼火，严厉批评。当他知道同学们都在医院的情况后，
遂停止上课，去宿舍、医院看望学生。

每年确定享受困难助学金的同学名单及等
级是各班颇为伤神的事，因为名额有限。而在七
九级二班，你推我让，处理起来并不困难。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推行土地联产承包
责任制，众多农民解决了吃粮问题，但仍然手中
无钱。即使农村来的同学被评为一等助学金，扣
去伙食费，也不过四元钱。贾宇年龄小，进校后个
子长得快，裤子成了高吊，四元钱是没法买到一条
裤子的，他请傅红同学帮忙接长裤子。傅红四处
寻找质地、颜色接近的布料，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向上
团结是向上的基础，一盘散沙很难产生向上

的精神。向上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方
显出他的集体主义的精神风貌。

学校每年都举行运动会，球赛、田径、体操等
等都分别排名，然后累加成各班的总分。七九级
二班历经三届运动会，总分始终第一。在项目报
名时，班上同学都积极踊跃，各尽所长。大家那

种为了集体的拼命精神，常常令人感动。有一次踢足
球，李建华同学奔跑抢球时不知被谁踢了一脚，右脚脚
掌顿时朝后了。大家急忙请校医打了杜冷丁，又抬到红
会医院复位打石膏，半年后李建华才行走自如。

学生以学为主。为了大家能考出好成绩，班上也是
绞尽脑汁。四年中，三十多门主课，十多门选修课，班上
都安排一名同学当课代表，负责收作业、联系任课老师等
等。四年中，基本上每人都当过一门课的代表，而七九级
二班每门课基本上都是同年级五个班中平均分最高的，
于是三次被评为三好班集体。1982年被共青团中央、教
育部评为全国三好班集体，奖励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现
存于校史馆。

小结
团结向上的精神，不仅造就了一个集体，也熏陶了其

中的每一名成员。1983年8月毕业，大家各奔东西。三十
多年过去了，如今在世的48名同学，其中律师10人（不含
兼职），警官、检察院、法官、司法行政官员13人，大学教授
18人，其他党政机关、自谋职业或经济组织7人。以上人
员中，副省级 2人，厅级 9人。西北政法大学的校长班子
中，七九级二班有两位。

永远的七九二。

看着现在我所在的学校中法学专业女生的绝对
比例，我就感到很疑惑：不知是因为当年的人口比例
问题，还是我们上学时女孩子普遍学习不好，在复校
首批招收的法学专业近 250 名学生中，女生只有 35
名。但说起我们七九级法律二班，仅有的 7名女生却
是不可忽视的。那份积极、朴实、真诚、率直却也同七
九·二的班风和谐地融为一体。不知是七九·二锻造
了我们，还是我们成就了七九·二的风格。

不知从何时起，“马老师”就成了我们对马晓玲同
学一致的称谓。一开始似乎是因为她过去当过老师，
可能还由于她是班里七名女生中“大姐大”吧。我眼
中的马老师，表面宽容而随和，实际上却较真而倔强，
老成稳重的外表下，童心闪烁。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她
与我相反，是全班女生中毕业后“动”得最多的一个，
既包括长距离的调动工作，也包括自由的约伴旅游，
令人羡慕不已。

杨玉梅，班里女生中年龄上的老二，洒脱而干练，
勤于思考而能说会道，是名副其实的女干部。就人生
经历来说，应该是我们女生中最丰富的。她所表现
出的成熟、大方和那与众不同的哲学思维，深深吸引
了从未走入过社会的我。在我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
刻，大姐杨玉梅给了我很多的开导，也让我有了一个
敢于敞开胸怀、暴露思想，并从她那里受到启发、帮
助和指导的知己。

江合宁，女生中年龄上的老三，大家心理上的大
姐。宽厚、温和，外柔而内刚，热心而顽强，富有生活
的情趣和朝气，不乏令人喜爱的童真。在宿舍里的六
张床中，她的床是被人坐得最多的，尤其是我。不仅
仅是因为那个位置，而是因为那份温暖。应该说：虽然她从不以大家的“知
心姐姐”自居，但每一个人都明白，无论你把多么私密、羞涩的小秘密告诉
她，你都会得到充满善意、设身处地思考后的意见和建议。

周宁，班里女生总的“中流”砥柱。认真、善良、温柔、慵懒的特征，使我
一想起她，就联想到一只雍容华贵的波斯猫。刚进校时因为女生少，所以
绝大部分都进了各种运动队，周宁被选进篮球队。跑动、传球中，那个大个
子身体的柔软会令你不可思议。多年以后闺蜜们一起议论说：女人什么地
方最性感？结论是——手。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周宁那只细长、白皙、
柔软无骨、性感无比的手，和手上正在啃的一只猪蹄。那就是她留在我记
忆中最深刻的形象吧。

付红，出生于1960年的她已经被划入我们“小帮子”的行列了。大学里
的付红话不多，总是露着温柔的、甜甜的微笑。学习起来的认真劲，少有人
能比。虽然作为西北政法学院恢复招生后的第一批学生，我们每一个人学
习的能力和进取心都不弱。但都赶不上付红那样玩命。四年来，她是女生
中最沉默的一个，但也有按捺不住的时候，她会通过摔门或者脸盆来表
示。令人意外的是，不善交际的她却是全班女生中唯一一个与邻班男同学
牵手的人。

董承红，四年大学生活中联络最多的小伙伴。我们有着那么不同的生
长环境、外形、处事风格，但四年大学生活却给了我们那么多相同的机会。
她的身上体现的是最典型的南方女性特点，我则浑身散发着北方女性的豪
情。较好的容颜、玲珑的体形、热情活泼的性格等等，这一切使她成为了众
多男生心中追逐的目标，尽管没有人敢直接表达。

我，热情、豪爽、坦率、正直、大方、敏锐、侠义、乐观……所有用在男性
或女性身上的公共褒义词，大家都不吝地送给了我，我自豪、我骄傲、我正
洋洋得意的享受中……却突然发觉我已在快步走向人生的终点，而我的心、
我的情感、我的记忆却还在七九·二的四年中。

“西北政法学院七九级二班”这几个熟悉的字，不仅
是我大学四年中来往信件的封皮上必写的，而且是几十
年来常驻我的心灵深处一个专有词组。不管岁月流逝
多久，每当提到这个名称，我与我亲爱的同班同学总有
一种心灵上的感应。

浓郁的政治气氛
我们班五十名同学，可谓成员复杂：从年龄看就相

差 12 岁，最大的出生于 1952 年，最小的出生于 1963 年；
从地区看：虽然来自西北五省，但来自陕西的同学就占

到了一小半；从职业来看虽然也有些应届的，但不少已
有工作的经历；当然还有来自农村与城镇的区别等
等。这中间有过纷争，还有过为谁进班委而拉选票并
且多次进行全班选举的事情。但有一点是很突出的，
除过积极学习外，就是浓郁的政治方面的上进气氛，主
要的就是积极入党。这也是我们班能成为全国先进班
的基础。

我们班本身就有几名党员同学，后来又陆续地分批
次有多位同学入党。杨玉梅同学是我们班的党支部书
记。争取上进的同学都在积极表现，要让班上同学，尤
其是党员同学和主管我们的老师们知晓。

吃的问题
入学那年刚刚改革开放，食堂伙食还较差，每天早

上咸菜萝卜条、玉米面与白面的二色花卷和汤老三样，
正餐菜样也很少。直到第二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食堂也进行了承包，花样也慢慢多起来。

为了加强伙食管理与监督，每个班还选出了伙食管
理员，我们宿舍的长跑健将桂博同学（现在美国）就担任
此职。随着进入大学高年级，我们的食堂伙食从花样到
质量越来越好。记得当时红烧排骨二毛五分一份，米粉
肉三毛一份。有一道菜是食堂的“明星”菜，几乎每天在
食堂的水牌中都有，就是“蚂蚁上树”，这道菜既好吃也
好做，价格也不贵，就是粉条和肉末炒在一起，用酱油上
色，顾名思义而起的一个名称。

我的小组长
贺文学同学（毕业后改为贺嘉）比我大一岁，与我同

宿舍四年，是我们组的组长，也是我们宿舍的舍长。他
是一位内向、文气的人。他的床头有一个小台灯，晚上
总是躺在床上读书到很晚。我的小组长很喜欢古典文
字，不论是古典文学、诗词歌赋，还是古代的法典制度，
他都喜欢研读，并喜欢写一些诗词之类的文字。受他的
影响，我也经常模仿着写一些文字。

他是一个专注的人，对古典文字专注，对专业专
注，对爱情也专注。他是我们班谈恋爱较早的人之一，
他女朋友在渭南读师范，有共同的文学爱好。每次她
来，他们就会专心地进入二人世界，我们同宿舍的也知
趣地回避。

后来他顺利地留校当老师，考取了研究生，后来又
考取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博士，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全
家也由西安迁至北京。就在人生、事业、家庭都进入黄
金的平稳期时，一场车祸夺取了他的生命。我和在京的
同学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最后见到的只是他的一个骨灰
盒。写下此段文字时，他拿着我的诗稿专注地审阅的神
情仍然浮现在我的眼前，并永远定格在我内心深处。

行文至此将要收笔，但还有我们班许许多多的同学
需要描述，还有许多画面需要勾勒：为我们班男排获胜
而全班在比赛场地上呐喊助威；为同学尽心服务的老班
长顾德镳，曾和我一起雨夜在教室里办板报的付红和江
合宁，和我曾是上下铺的马建川，在床头放着饼干盒边
吃边看书的钟卫罡（毕业后改名），在宿舍夜话时，对国
家领导人名字记得特别清楚的韩永明（毕业后改为韩
松），直言快语的梁增昌，热衷于国家关系与政治的张江
河，在操场边的小树前读着英语的周健，能送来温暖家
书的“大个子”，我们班的歌唱家李茂荣、李娟……

上大学是人生旅程的重要一步，它基本上决定
了人的职业趋向。正如作家柳青所说：“人生之路虽
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大学毕业后的 30年
时间，是人一生中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它塑造了人生
画卷的框架，点缀了人生之路的色调，决定了人生之
道的方向。

1979年 8月中旬的一天，秦岭脚下甘河旁的一
个农家小院里，不满 18岁的我正坐在后院灶台，帮
母亲烧锅做午饭。这时，一个推着自行车、穿着邮
局制服的中年男子送来了一封信，信封上的寄信人是“西北政
法学院”。从此，命运扭转了我的生活轨迹。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很
难理解我们从小干粗重农活长大的农家子弟被大学录取时的
感受。当时叫做“从穿草鞋到穿皮鞋”的飞跃。

命运安排我降生在生活艰苦的农村。我父亲在上个世纪
40 年底末期毕业于陕西彬县师范学校（民国国立中专）。1949
年新中国建立后，他一直在我老家陕西周至县一带的乡镇中学
任公办语文老师，是商品粮户口，有工资收入。我母亲娘家在
解放前家境殷实，解放那一年她嫁给我父亲。我们兄弟姐们四
人靠父亲的工资和母亲在生产队靠体力劳动获取的收入生活
着，虽达不到富裕，但也不觉得贫困。

文革期间，我在家乡上完小学、中学，1976年高中毕业。那
时高考因为文革而终止，我不得不成为“回乡知青”，以区别于从

城市到乡下来的“下乡知青”。
1977年的一天，正在田里浇地的我听到了收音机说全国恢

复高考制度，命运重又想我打开了一扇大门，在家人的支持下，
我重回学校复习。1979 年高考我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西北政
法学院法律系。入学后，得知自己被分在 2班，班里大约有一半
同学都比我年长。班长顾徳镳、团干部杨玉梅等多人有 5年以
上工龄，享受带工资上大学的生活待遇。我和其他一些同学根
据家庭收入享受不同等级的国家助学金。

我们上大学的这几年，“文革”刚结束不久，拨乱反正，百废
待兴，知识分子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同学们都十分珍惜来之
不易的上大学的机会。早晨的操场上总能看见贾宇、李茂荣、张
江河、崔皋平等一大批同学朝气勃发的身影。我们班德、智、体
各项考核指标均为优秀，曾被评为“先进班级”，受到国家教育部
的表彰。据说当年陕西 30多所高校中，受教育部表彰的班级只

有两个。
毕业时我被分配留校在民法教研室任教。第二年

秋，我考取了刘振江教授的国际私法专业研究生。刘老
师 50 年代初留学苏联，获得莫斯科大学法学副博士学
位，是母校老师中仅有的一位“海归”。在研究生阶段，
我进一步开阔了视野，而且提高了论文写作能力。这些
诸多进步，使我走上法学研究之路。

1987 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在西北政法大学法律
系任教。1992 年底，追随着“小平南巡”的脚步，我在
珠海经济特区“下海”做了律师，成为改革开放后较
早在沿海从事律师职业的法律工作者之一。

光阴似箭，岁月荏苒。我从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成为
有一定业绩的律师。我为自己取得进步而欣慰。尽管
已有白发，但光阴没有虚度。

我由衷地感谢这个中华复兴的时代给我提供了学习
与工作的机会和环境；感恩母校老师们的精心培育；感谢
同学们不是兄弟胜似兄弟般的关心和帮助。

毕业整整三十个春秋了。但无论身在何方，常梦回
西安、梦回母校，梦见到那些共同峥嵘过的同学！

要找韩松很好找，他不在总编办公
室，就在去总编办公室的路上。韩松
当了很多年《法律科学》的总编，这个
刊物一直名列法学类杂志前茅。

韩松是陕西凤翔人。毕业很多年
后，我去他的家乡，他家旁边是西凤酒
厂，站在田头，仿佛能闻到酒的香味，但
可惜韩松从来不喝酒。他对我说凤翔
有三大宝:西凤酒、东湖柳、姑娘手，而且
专门陪我去凤翔东湖公园看了苏东坡
栽的满园绿柳。“姑娘手”，说的是姑娘
的手巧，剪纸、刺绣、草编样样都精。

韩松喜爱秦腔，碑林区法院附近有
著名的秦腔百年剧社“易俗社”，还有“三意社”、“尚友社”
等，晚上住在法院时，他常去附近的东木头市朝阳剧场、西
一路的易俗社、骡马市的工农剧场看戏，我也曾陪他看过。

在 1983 年春天四年级实习阶段，七九二在西安市的
区基层法院和区检察院实习，我和韩松被安排到碑林区
法院实习。为方便乘车，给每个同学都办了月票，但韩松
晕车，在班干部和老师的关照下，在碑林法院给他安排了
住处，避免每天往返的痛苦。但在法院办案，总要调查，
还是要出外的，我就从家里给他弄来一辆旧自行车。这
辆自行车虽然旧，但很好用，他骑着自行车，走南闯北，很
是方便。韩松后来说道:多少年过去了，我总是感到周健
的这辆自行车是我骑过的最好的自行车，简直就是我的

“奔驰”、“宝马”。
韩松上学时叫韩永明，毕业后改名为韩松，这个新的

名字像个学者。毕业后分配到宝鸡市司法局。1984年的

秋 天 ，我 去 宝 鸡 看 望
他，我俩徘徊在宝鸡的
大街上，也许是他对校
园生活的怀念，他突然
要我唱首歌给他听，我
就用粗哑的嗓子唱了几
首当时很流行的校园歌
曲《童年》、《乡间的小
道》等。

在宝鸡司法局工作
五年之后，韩松考上了
西北政法大学的民法学
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学
报编辑部从事《法律科

学》的编辑工作，并任教民法教研室。他做学问极认真，
长期坚持研究“农民集体所有权和土地问题”，现在是陕
西省民法学研究会的会长，是西北政法大学少数的几个
二级教授之一。2008 年，在中国第二届法学优秀成果奖
评奖中，韩松的一篇论文《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配置的
法律问题研究》获论文类最高奖，我的《周健军事法文集
1一 4》也获专著类奖。

韩松年轻时晕车，后来出行撞了一次车，竟神奇地再
也不晕车了。我在西安时，有空即拉上韩松一起出游，去
过王顺山，上过白鹿原。长安县的广场旁有一家“梅花弄
堂”地道的风味餐厅，吃着羊肉泡馍，听韩松哼着纯正的秦
腔，这不是一般人能享受的，因为我们是七九二班的。

2006年9月，我们班在北京工作的贺嘉同学逝世，我和
韩松连夜坐火车赶往北京八宝山公墓参加贺嘉同学的追
悼会。凌晨，我们一下火车直奔八宝山公墓，时间尚早，就
我们俩人静静的坐在革命公墓的石椅上，松柏青青，晨风
中追忆同学贺嘉的点点滴滴。我们的话题从同学情谈到
了人生。对人而言，死，本就是生的一部分，生死不过是一
个事情的两面而已。生死一念，出生入死，向死而生，最
终，归结指向“爱”；爱，是文化生生不息的源泉。

流传的乔布斯的遗言说:“我生前赢得的所有财富我都
无法带走，能带走的只有记忆中沉淀下来的纯真的感动以
及和物质无关的爱和情感，它们无法否认也不会自己消
失，它们才是人生真正的财富。”其实，人生云水一梦，而我
们就是那个寻梦的人，在千年的河上漂流，看过流水落花
的风景。时间，这样过去了。七九二就是一个大家庭，贺
嘉对我们情同兄长，我和韩松代表陕西七九二的同学赴京
送他最后一程，表达我们的哀思。

七九二精神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 顾德镳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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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疆
警
察
学
院
院
长

李
娟

永远的“七九二”
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研究员 冯建仓

我的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本科毕业30年回望

广东晨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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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级二班毕业照七九级二班毕业照

青春都在西北政法青春都在西北政法

七九级学生干部顾德镖镳七九级学生干部顾德镖镳

七九二被评为全国三好班级七九二被评为全国三好班级

法律系七九级二班学习研讨会法律系七九级二班学习研讨会


